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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编纂宗旨与选词标准探析 

曹宇薇
1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是一部专选女性词人咏花之作的词选集,在明清词坛极具代表性,兼具文献价

值与文学史价值。此书原为归淑芬所编《古今名媛百花诗史》之续,旨在歌咏百花以永驻其芳、以闺秀词人咏花词

媲美男词人之《花间集》,并为古今才媛留名,意图将闺秀词人从男性词人的荫蔽下分割出来,维护闺秀词体的独立

性。以上述编纂宗旨为圭臬,归淑芬等人在选词过程中,其标准从内容、风格、情感三个层面可概括为“美人在骨不

在皮”、词气清雅以及重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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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是由明清之际鸳湖归淑芬、武水沈栗、桐川孙蕙媛、长溪沈贞永四人共同编纂的一部词选集。归淑

芬乃嘉兴籍女诗人,字素英,工书画,著有《云和阁静斋诗余》,辑有《名闺诗选》《古今名媛百花诗史》《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是

首位编纂诗词总集的嘉兴女子。归淑芬家世可考资料甚少,通过其诗集《云和阁静斋诗余》之序可知,其为同邑高阳继室。归淑

芬与高阳两人志趣相投,婚后偕隐于近嘉兴南堰探花湾的花村,莳花弄草,酬唱为乐。 

《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作为一部由女性编选的词选,在明清词坛极具代表性,兼具文献价值与文

学史价值。该书共收自宋至清 91位女词人咏花词 333首,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依十二月令排序,每一月令之下列当季各花,花名

下列历代吟咏之作,依作者所处时代先后为序。因此书罕有流传,故其所收 333首词中,有 200余首未收入《全金元词》《全明词》

《全清词·顺康卷》中。另,本书目录于“国朝”下有“高素一首”,正文作“[明]高素”,收《水晶帘·过三霉怎碍琼葩》一首,

谓高氏字洁纨,硖石人。《全明词》《全清词·顺康卷》皆未收入此人,故可添一家。本文以《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文本内容为依

归,试从选词学的角度来对该书的编纂宗旨及选词标准进行探析。 

一、《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编纂宗旨 

(一)歌咏百花以永驻其芳 

嘉兴的秀水滋养了嘉兴文人的灵心善感。归淑芬所隐居之花村盛产花卉,风景秀丽,而归淑芬本就是热爱自然之人,《春泛鸳

鸯湖》一诗便流露出其泛舟鸳湖的喜悦心情及寄意山水的闲情雅致。[1]86 她在此朝夕与花相亲,爱花、惜花之情日益滋长,萌生出

“曷不纪诸诗,以为后世劵”的雅兴,开始辑纂《古今名媛百花诗史》。徐灿阅读后,寄望诗人续以诗余,从而可付诸歌咏,归淑芬

知悉后,便开始了《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的编纂。卷首归淑芬自序曰: 

忆昔予隐花村,越有十四春秋,朝夕群花为伴,左右芬菲,若助予联吟,今独表而品第之,亦无负诸花已乎!但世之绘画璀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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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减色;彩绣鲜妍,难保其长新。所以盛衰叠变,即上林未免萧索,金谷忽而荒芜,良可浩叹。奈何花神不能回护,每岁舒英吐蕊,

恒受风雨所妒,大抵二十四番,尽属摧残之信,允宜竟托管城子褚先生,则荣敷常在简编,种种艳冶,时时娇妩,永远莫易其姿,此不

占春光,不贪秋露,不僭山岩之秀,不夺化工之奇,料想天女勿忌,肯复散天花,更觉异卉纷然。故闲中展卷,细心静阅,可使愁人解

颐,佛祖微笑,岂与剪彩雕镂比哉?[2]184 

绘画、彩绣皆随时光流逝不再鲜艳,唯诗词中的花卉永不褪色、风姿亘古不减,历经数百年,依然可透过旧时词章一窥时人所

见百花之风采,恍若身临画境,重温旧时情逸。另一方面,投身自然,长与花卉相伴,陶冶性灵纾解忧愁,下笔便如有神,有精妙辞章

可解颐,这是缺乏灵动的“剪彩雕镂”不可比及的。归淑芬编纂《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的动机之一即在此。屈原《离骚》“香草

美人”之喻开后世风气,文人墨客常借花木托寓自身襟抱。袁行霈先生说:意象乃“融入了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3]54花作为历

代诗人、词人最常用的自然意象之一,自古以来,便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意蕴和情感内涵的符号,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思,寄托着

他们对于美的追求,折射出他们的精神世界。沈栗序中说: 

盖惟诗余原于乐府抑扬之致,时流丽以摅辞,雕绘肖于化工浓淡之姿,尝芬芳而比郁。卉木浮于风雅,是以花赖词而写照。假

花以抒情,自昔名闺恒成佳句。[2]185 

美丽纤秀的花卉与女子本有相似之处,故女性词人尤好歌咏花卉:或以花喻人,曲折委婉地表达内心含蓄蕴藉的情致与愿望;

又借咏花之名,喟叹自己的身世,将幽微情绪与身世之感托寓于咏花之上,颇具“兴寄”意味,亦显示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二)以闺秀词人咏花词媲美男词人之《花间集》 

《古今名媛百花诗余》乃依附《花间集》立论,然而从诸编者的序中能明显看出,该书的编纂并不以嗣响《花间集》为宗旨,

相反,渗透着编者欲以古今才媛之词与《花间集》男词人“一较高下”的意识。 

孙蕙媛在序中说: 

间批灌园诸史,殊有幽情逸韵;然而金闺之媛,尚未著闻,惟《花间》、《草堂》,仅载一二。恒拘格调,混列骚人,又往往感怀别

思,摹写闺情,何异顾芍药而题章,指蘼芜而制曲哉![2]188 

归淑芬也在序中说: 

迨唐李青莲创《忆秦娥》、《菩萨蛮》、《清平调》数体,为词之祖,至赵崇祚有《花间集》,其词遂繁兴,然惜不列闺秀,虽云“花

间”,未尝以花起见;不若专咏诸花,尽出诸闺阁,则婉媚流畅,似可媲美于《花间》也。[2]184 

读《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序可知,清初便已有闺秀提出将闺秀诗词与男性文人代拟之作区别开来。倘若推源溯流,便可知最

初确立词之“当行本色”的,乃是花间派词人所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冶艳、香弱之风的小词,多采用女性的抒情视角来书写,题材莫

出于闺阁怨情,而语言细腻华美,带有浓重的女性色彩,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4]3-4然而,女子自作闺音与男子之代言仍然

有不同之风致。男子作闺音,首先要将自身代入到女性的角色中去,欲将女性之情感模拟得惟妙惟肖,则势必要对女性心理作一番

细致入微的剖析,作品方具有柔婉细腻的女性特质,稍有不慎,便显矫饰过度。相反,女词人不必置换性别角色,落笔便是浑然天成

的闺中之音。究其原因,一是词之要眇宜修的美感,本就与女性含蓄细腻的性格特质相合,词本就是女性文学,女性以词体抒情,天

然具备一种“我手写我心”的表达优势,更显真切。男词人作闺情词,往往以观察者的视角来描摹闺中女子,涉笔内容不外乎女性

之容貌美与仪态美,以及对心上人的爱恋与惦念之情。明清以来,社会观念加诸女性群体的枷锁较之前代宽松,女性群体的性别意

识逐渐觉醒,作词时,自我角色由趋从于男性审美的“旁观者”逐步转变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体验者”,词中所表达的也不再是

泛化的情思,而是切身的情感体验。抒情主人公萌生了自主的思维,甚至是对社会的审视与不满,摹写的不再是一幅又一幅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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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图”,而是活生生的、灵动的、有思想的人。另一方面,相较于注重“意内言外”的兴寄之感的男词人,女词人的写作动机

更加纯粹。胡云翼总结女性词特色云:“她们的作词,完全是基于为艺术的动机。她们一方面为名不出外的礼教观念所束缚,不求

名;她们又没有升官发财的希冀,不求利,所以她们的作品,能够超于为名为利而创作的动机以外,完全为作词而作词……一切一

切文坛的瘴气,都为她们纯正艺术的动机一扫而空。”[5]4-6 女性词之抒情方式更为直接,虽或存过于显露之弊,但不可否认其中的

优秀词作自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直击心灵之美,女性文学也因此在民国时期成为纯文学的代表。词之“美文”地位的确立,

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女性词的创作。 

综合以上两点而论,孙蕙媛认为,女性作闺音方为本色,而男性代言体则存在一种“顾芍药而题章,指蘼芜而制曲”的不对称

性,故女子之词万不可为男性所作闺情词所替代,应当将闺秀词人从男性词人的荫蔽之下分割出来,以维护闺秀词体的独立性。 

(三)为古今才媛留名 

孙蕙媛序又言: 

予窃慨红楼之媛,绮纨珠翠,其于缥缃弗娴也;绿窗之女,织素流黄,其于泓颖未习也。即沉香亭畔,堪艳千古,而倾国玉环,曾

不能流连情景,垂传片语,仅仅召青莲一为捧砚。设遇班姬梅媛,湘管频濡,雪儿曼咏,自添一段佳话,必不寂寂乃尔。是知置集案

头,闲评窗下,展卷香飞,风姨不妒;开签艳发,雨横仍鲜。上林春色,不假剪彩长荣;金谷柔条,岂待东皇始吐?斯真花史而女史,词

韵而人韵者也。[2]188 

孙蕙媛对“立言”的重视程度非常之高,而她为古今女词人留名的诉求,也是其余三位编者的共同心愿。明清以前,有别集的

女性词人寥寥无几,更谈不上专门的女性词选集。女词人的作品仅散见于男性文人所编的词总集之中,如黄大舆《梅苑》收李清

照词 18首,曾慥《乐府雅词》收魏夫人词 10首、李清照词 23首,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收李清照 8首、魏夫人 7首、孙夫

人 5 首、吴淑姬 3 首、吴城小龙女 1首、阮氏 1 首、卢氏 1首、聂胜琼 1 首、陈凤仪 1 首、陆氏侍儿 1首。直到明末清初著名

名媛诗人王端淑编纂《名媛诗纬初编》,才出现了第一部以女性选家的身份专选的女性词选。但《名媛诗纬初编》共 42卷,仅卷

三十五、三十六选录词作,并非一本独立的词选集。除李清照、朱淑真、徐灿、熊琏、吴藻、顾太清等知名度较高的女词人之外,

其他女词人罕有别集传世,后人仅可通过一些词选一睹她们的作品、了解她们的词风与心性,使得她们的才华与心声不致悄然湮

没于历史星云之中。要将闺秀词人从男性词人的荫蔽之下分割出来,展现闺秀词更为清晰独立的文体形态,编纂一部独立的闺秀

词集,则是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归淑芬等人可谓先行者。 

综上可见,归淑芬等人编纂《古今名媛百花诗余》一书,一是为歌咏自然之美,以文学手段留存群花之芳;二是为以闺秀词人

咏花词媲美《花间集》;三是为专作一部女性词选集,以存闺秀佳作、为古今才媛留名。以这三点编纂宗旨为圭臬,归淑芬等人在

选词过程中,必然会有一套有迹可循的标准。 

二、《古今名媛百花诗余》选词标准 

《古今名媛百花诗余》中所咏花卉的品类多达 116 种,其中被咏首数多于 10 首者依次为:梅花 42 首、菊花 13 首、桃花 12

首、秋海棠 11首、海棠花 11首、荷花 11首、杏花 10首。另外,这些诗中还有桂花、兰花、石榴花、牡丹花、梨花、杨花等诗

词中常见的花卉意象以及宝珠山茶、诸葛菜花、迎夏花、朱藤花、娑罗花、剪秋纱等诗词中罕见的花卉意象,涉及花卉品种繁多,

风格各异,寄托情感亦不尽相同。但《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既然是一本词选集,则必有或明晰或隐晦的选词标准贯穿其中。 

观归淑芬等人的集前序,其中指向选词标准的有以下几处: 

不若专咏诸花,尽出诸闺阁,则婉媚流畅,似可媲美于《花间》也。
[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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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长调或短令,尽珠贝琳琅之悦目,如生梦笔之花;或古辞或新声,皆宫商角徵之和鸣,无烦催花之鼓。[2]185 

四时分列,百花备举。选句则锦字珠霏,撷藻则玉台琼积。且香且艳,可咏可歌。洵纱幔之芳编,绣帷之瑶史也。
[2]188

 

由此可见,编者倾向于选择词风婉媚、辞藻华美、行文流畅、音律和谐的词作,合于小词婉转香艳的“当行本色”,在词学观

上似并无明显突破与创新,且未打破“诗庄词媚”的传统印象,而孙蕙媛所言“选句则锦字珠霏,撷藻则玉台琼积。且香且艳,可

咏可歌。洵纱幔之芳编,绣帷之瑶史也”的选词标准,与欧阳炯《花间集序》中的“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

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6]1 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吴梅先生说:“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

期……永乐以后,两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独盛一时。于是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

橥于《香奁》,托体不尊,难言大雅。”
[7]139

明人作词,推尊以《花间集》《草堂诗余》为代表的香艳绮靡词风;明清易代以后,词坛

风气“其始沿明季余习,以花草为宗”[7]139,归淑芬等人作为清初女性写作的倡导者,也未能摆脱时代窠臼。前引归淑芬序中所言

“至赵崇祚有《花间集》……似可媲美于《花间》也”,显示她认为《花间集》虽以“花间”为名,却并非专咏花卉之集,亦不收

闺秀词作,故在《花间集》之外另立一部《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欲将其作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专门咏花的女性词总集,为有宋以来

的闺秀词人立言,成为自宋至清之闺秀词史的一段记载。值得肯定的是,在喜谈“花间云水之致”的风气之外,归淑芬等人对于

“花间体”不仅有所取舍,亦有突破。 

(一)美人在骨不在皮 

从内容上来说,《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的选词标准之一,即为“美人在骨不在皮”。咏花,许多时候实际上在咏人。集中百余

种花卉,几乎都与女性的种种美好品格相互呼应,本无灵魂的花被灌注了人的灵气与思想。《花间集》摹写的女子多停留在“皮

相”,而纵观《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所选词作,在描写花卉及女子时,大多着眼在其“骨相”。皮相,指人的容貌、身材、姿态等

外在浮表;骨相,指的则是气质、性格、品行等内在的外化。花间派词人写女性大多着力于描写其美丽面容、曼妙仪态,在这样的

词作中,女性往往空有一副姣好的皮囊,灵魂则是残缺甚至空虚的。随着历史的推进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词人笔下的女性形象

渐渐丰富立体起来,以《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所收词为例,相比描写容貌仪态,她们往往将更多的笔墨用在对于骨相——即品格与

心灵的描写上,且这种骨相并非“媚骨”,而是“傲骨”。如以下三首词: 

玉绽林间香满枝。花似当时。雪似当时。于今何处觅幽思。南北差迟。冷暖心知。不须惆怅怨芳时。烟锁霜欺。雨打风吹。

幸有诗人早品题。傲雪仙姿。雅操坚持。(沈栗《一剪梅》)[2]191(标点皆据原引文,后同) 

雪谷含芳,冰岩托质,淡然自乐情况。萧疏喜出山林,根株强寓盆盎。哲人相对,幸栽植、蕙心舒畅。到绮窗、伴我晨曦,纸帐

陪余绿酿。滋九畹、淋漓独壮。培百亩、心神益旷。大夫纫佩悲吟,孤臣吊影惆怅。饮露餐英,同屈子、徜徉谁傍。念向来、冻

瘦苍苔,今日香迷云阆。(徐灿《东风第一枝》)[2]192 

仗剑边关从父。踏雪沙场胜男子。万里从征,济川舟渡。偏砥柱中流水。风波难起。侠气竟怀松筠志。那个知她贞女。孝感

苍苍玉帝。分付花神,春来留意。应列在奇葩里。名垂千古。香同九畹更清丽。(归淑芬《剔银灯》)[2]209 

男性词人写花,常以花喻美人,着重描写其秀美容姿,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调笑或赏玩的意味,而女性词人写花则更重风骨

精神,常常以对花的描写折射出自己心目中高尚的情操与理想的人格。沈栗《一剪梅》中所刻画的梅花形象,堪堪是一位饱经世

事风霜摧折却高洁如故、坚贞如故的女性形象;徐灿《东风第一枝》则化用屈原《离骚》之意境入词,将梅花人格化,宛如是词人

所认可的一位“相看两不厌”的知己,而梅花玉质雪魄、澹然自足、风姿清雅、与世无争的形象正象征了词人所欣赏与追求的完

美品格;归淑芬《剔银灯》名为咏木兰花,实为咏花木兰其人,选取一系列边塞诗中常用的雄浑意象,意境清逸壮阔,笔墨所触骨气

高耸,气势磅礴,直有巾帼压倒须眉之气度。与上述三首词相似,集中相当一部分词作脱去了小词中传统的“宠柳娇花”意象的香

软纤弱之感,而是将花卉写得峭拔、挺傲,别具铿锵之美,将人与花相绾合,以稳雅清倩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又一个鲜明而骨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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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性形象。她们或如梅花般傲立风雪,或如木兰花般英姿飒爽,或如松花般清高坚韧,皆有冰襟雪操、林下之风,总之,无一不表

现出花与女子的不凡骨相。 

集中同样以花喻人、赞扬女子优秀品质的词作不胜枚举,仅咏梅花的 42 首词中,提到“标格”“雅操”“素心”“凌寒

志”“岁寒贞”“清傲”“清韵”等指向性格品质的语汇的词作,就有 18首之多。还有许多虽无明显字面,但实则以女子之风骨

精神为歌咏对象的词作,此处便不再一一列举了。 

(二)词气清雅 

从风格上来说,《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的选词标准之二,乃词气清雅。《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所选词人皆为名门闺秀,无论她

们在词中摹写的对象为何、所抒感情为何,皆不会流于淫靡或粗鄙,遣词造句皆以一个“雅”字为准则。虽然集中大部分词作仍

然沿袭了花间派词人开创的婉约绮丽一脉的“本色”词风,然而这些词作笔墨轻灵省净,洗脱了浓艳的色相,显得清淡而纤美,规

避了女词人易犯的脂粉气和男词人习为的浮薄气,显得劲爽空明,令人耳目一新。 

龙榆生先生说:“填词既称倚声之学,不但它的句度长短、韵位疏密,必须与所用曲调(一般叫作词牌)的节拍恰相适应,就是

歌词所要表达的喜、怒、哀、乐,起伏变化的不同情感,也得与每一曲调的声情恰相谐会,这样才能取得音乐与语言、内容与形式

的紧密结合,使听者受其感染,获致‘能移我情’的效果。”[8]29词牌的选用,与词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笔者统计,

集中使用频率位列前十的词牌有:《菩萨蛮》16 首、《如梦令》15 首、《浣溪沙》12 首、《踏莎行》12 首、《蝶恋花》11 首、《鹧

鸪天》9首、《临江仙》7首、《虞美人》7首、《点绛唇》6首、《一剪梅》5首。上述十种词牌皆为小令,与长调的缠绵往复不同,

往往以精炼的语言承载丰富的情思,要求篇短而意长,形成一种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美感。其中声韵安排接近近体律、绝诗而

例用平韵者,如《浣溪沙》《鹧鸪天》《临江仙》《一剪梅》等,音节谐婉明亮,宜于表达轻柔婉转的情感,用以歌咏百花之芳菲、寄

托女性之思绪,再合适不过。 

以下面一组词为例,从中可以看出编者对词作风格的偏好: 

几日东君倚画楼。碧天清霭半空浮。韶光多半杏梢头。垂柳有情留夕照,飞花无计却春愁。但凭天气困人休。(王端淑《浣

溪沙》)[2]194 

何羡梅花品第高。自怜雨后独清标。洗妆不觉春将半,粉蝶轻飞伴寂寥。风翦翦,影飘飘。冰姿月下更添娇。含情懒入繁华

队,深院相依作淡交。(归淑芬《鹧鸪天》)
[2]195

 

玉骨冰肌萼绿华。疏枝掩映碧窗纱。晴烘晚日光逾皎,露濯春宵影自斜。泾水阔,岭云奢。芳魂凝结岁寒葩。闲情占取东风

暖,先放林逋处士家。(黄媛介《鹧鸪天》)[2]191 

珠蕊细飘兰麝,绿阴点缀春冰。小阑干外薄凉生。含娇无语,清绝最宜人。淡质惯笼新月,幽姿不受纤尘。晚妆折取两三茎。

水晶帘卷,香满练衣轻。(沈珮《临江仙》)[2]218 

这些词皆含蓄凝练、清雅婉丽,字里行间俱是闺秀才媛的书卷气与高华风度,且无繁复绮腻之弊,读来令人唇齿生香,自有一

股清气萦绕心间,可谓文如其人。观集中所收编者归淑芬诸作,频繁出现的字面有“清雅”“清标”“清致”“清高”“清幽”

等,无论写何种花,总以一个“清”字为依归。她的词中少见色泽艳丽的字面和华丽繁复的描写,她在审美上的取舍决定了《古今

名媛百花诗余》所选词多为清雅之作。归淑芬等人编纂此集,不独为歌咏花卉,亦为颂扬如花卉般高洁美丽的才媛群体。以清雅

之词,衬女词人清雅之品,编者之审美偏好与选词原则,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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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情思 

《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的选词标准之三,是重情思。集中多收深情绵邈、真挚动人之作,而这些词中所蕴蓄的情思往往是女

子难以直言的“幽愁暗恨”。总的来看,这些词中表达的情感主要有闺中相思之苦、知音难觅的寂寞、年命不居的生命伤感,以

及跨越了性别关隘,超越了闺中之音的家国情怀。 

闺中相思之苦,是女词人在词中所寄托的最为普遍的一种情感。如: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不归来,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李清照《生查

子》)
[2]189

 

花深深。一钩罗袜行花阴。行花阴。闲将柳带,试结同心。日边消息空沉沉。画眉楼上愁登临。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

今。(孙夫人《忆秦娥》)[2]197 

烟水芦花愁一片。个中消息难分辨。举杯邀月不成三,君可见。侬可见。伊人独与寒灯面。欲寄封笺情有限。除非本做相思

传。几回掷笔费沉吟,君也念。侬也念。霜鞯晓路鸡声店。(王微《天仙子》)[2]234 

细事难论,烦忧空挂。何时得与同心话。南园文管离人思,东风花草山川画。杨柳新成,蔷薇红架。何人又惹啼莺骂。凤钗闲

度绣屏春,兽环门掩花阴亚。(黄媛介《踏莎行》)[2]206 

表达这一类感情的词,往往选用“画楼”“珠帘”“庭院”“重门”“啼莺”“归燕”等意象,拈出“相思”“含愁”“同

心”“登临”“断肠”“幽恨”等字面,以承载内心哀思。丈夫远游,妻子独守闺中,这是古代爱情的一贯模式。遥想心上人所在

之处比天涯更远,惦念爱人但无法相见,只能借酒消愁;迟迟等不来远游人的音讯,只得每日登临望远,惟有海棠花作伴;因相思之

苦实在难解,故只能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意来宽慰自己,可仍然排解不了内心惆怅,欲寄家书以诉说无限情思,却觉

纵是生花妙笔亦难赋深情,不知如何下笔……爱而别离已然愁苦至极,对远行之人的安危与温饱的担忧再加上爱情不稳定性引起

的不安,种种无解的忧虑一并施加在柔弱的女性身上,日日夜夜萦绕在她们心头,而碍于封建礼教,她们又难以向旁人尽情地倾诉

内心深重的相思与惆怅,故而只能付诸笔端,通过泣血的字句聊以纾解精神的痛苦。怀揣着这样的心情写出来的字句,一定是哀戚

而深情真挚的。每一位女子都有各自的悲欢离合,但在千百篇不同的词章中,后人自可得知她们所背负的共同的绝望与哀愁,并为

之欷歔。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永恒的共鸣感。 

邓红梅教授说:“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视女性为阴柔、卑弱、依赖、顺从的人类次等生物的一贯态度,和女性长期被排除在

社会政治(权力)圈外的被动型角色性格,使女性比男子感受到更多的‘没有理由诉说’的心灵苦恼。她们的心灵苦恼之所以会

‘没有理由诉说’,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仅是‘个人的’,与诸如‘国家的’‘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宇宙的(哲思

的)’情思相比,本来就没有被主流的诗学批评赋予倾诉的合法性,而且因为即使在‘个人的’情感当中,女性的个人情感,也与

男子将主要笔墨集中于命运升沉之感与‘闺房女子之意’有异。”[4]6 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注定了古代女性普遍有一种知

音难觅的寂寞,集中借咏花抒写这种心中曲直无人可诉的孤寂之情的词作亦不在少数。较为典型者如: 

一种阳和,小英初绽,广寒宫阙沉沉。冰肌玉骨,一片薄寒侵。楼上笛声三弄,西园路、都未知音。明窗畔,临风对月。曾结岁

寒心。(梅娇《满庭芳》)[2]190 

脉脉柔情慵未足。叹寂寞、玉容难赋。今夜黄昏,明朝庭院,空锁重门暮。(叶小鸾《雨中花》)[2]195 

此恨无人共说。还立尽黄昏,寸心空切。强整绣衾,独掩朱扉,簟枕为谁铺设。夜长更漏传声远,纱窗映、银缸明灭。梦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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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梢半笼淡月。(阮氏《花心动》)[2]198 

在封建社会下饱受压抑卑视与封锁改造的性别角色定位造成了女性沉重的精神痛苦,她们在男性面前处于被动的、依附的低

微地位;汉代以来,又受到贞节观的束缚,无力反抗,只能忍受煎熬、压抑自我。由于花卉与女子的特质和命运相似,它们往往是最

适宜用来寄托女词人词心的意象之一。她们借花的“寂寞”抒写自身的寂寞,将伤春、伤情、伤别之慨寄托在花开花落的自然规

律之上,万千思绪无人可与之共情,故只得将无灵魂的花当作自己仅存的知己,对花微笑、对花倾诉、对花落泪,吐露自己内心不

为人知的“幽恨”“幽思”,酿成一种“雨打梨花深闭门”的凄清愁苦的闺中寂寞,这也是她们在封建观念的桎梏下与生俱来背

负的命运悲剧。 

一些心性明慧、心智成熟的女性,在经受相思之苦与闺中寂寞的同时,更因她们所目睹的悲欢离合与万物盛衰而产生了一种

更具有超越性的年命不居、容光易逝的生命伤感。请看以下一组词: 

豆蔻梢头春意阑。风满前山。雨满前山。杜鹃啼血五更残。花不禁寒。人不禁寒。离合悲欢事几般。离有悲欢。合有悲欢。

别时容易见时难。怕唱阳关。莫唱阳关。(王娇娘《一剪梅》)[2]202 

静僻东郊白槿花。朝也人夸。暮也人夸。参差树影竹篱斜。疑道山家。还是村家。不觉三春岁有华。衣借云遮。室借云遮。

高吟泌水莫咨嗟。生岂无涯。愁竟无涯。(朱素娟《一剪梅》)[2]219 

闻说仙葩占尽香。动了隋皇。行殿维扬。俏如美玉岂寻常。独冠群芳。怎便枯黄。倾国名花总自伤。辜负恩光。谁叹兴亡。

鸟鸣蛩奏广陵傍。一片荒凉。只剩斜阳。(归淑芬《一剪梅》)[2]239 

从意境上来说,这些词超脱了男女之情、离愁别绪的狭小范围,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命运层面上,用细腻纤美的笔触揭示了人

世间种种必然的规律。时光易逝、风华不再、物是人非,美好事物不长留,而人却对此无能为力,徒有万端悲慨。这是一种虽无具

体因由,却具有超越意义与普适性的对于生命本质的伤感与喟叹。 

除却以上所说的女词人们因自身的性别角色而产生的种种情思,集中也有一些寄托家国情思、抒发志在戡乱的慷慨贞烈之怀

以及对历史兴衰感慨的作品。这样的词,暗含了女词人对于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遭受轻视与压迫的不平,即便是在“男尊女

卑”“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长期浸淫下,她们仍然不可遏制地产生了与男子相同的“兼济天下”的儒生之志,甚至是报国杀

敌的英雄气概,并以豪迈纵情的口吻将这种疾风骤雨般的情致通过笔端倾泻了出来。在抒发非个人化的阔大情怀时,集中所录词

作更偏向于选取仄韵词牌,或以繁音促节表现跌宕的情感,或气势奔放、悲歌慷慨,或音响低沉、表情苦涩,如《虞美人》《踏莎行》

《归自谣》《传言玉女》等。试看以下一组词: 

拔山扛鼎当时概。霸业今何在。项王意气已消亡。博得虞姬一死、姓名香。年年花发留颜色。艳质堪怜侧。休谈成败汉为

君。试看绮窗绣阁、草犹芬。(李淑贞《虞美人》)[2]208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红流去。碧云犹

叠旧河山,月痕还到花深处。(徐灿《踏莎行》)[2]196 

浓艳好。含露咽声难报晓。恐催舞剑惊人早。还知五德空怀抱。秋光照。此冠不改雄心皎。(归淑芬《归自谣》)[2]222 

泰岱盘根,古干更飞鳞甲。虬枝叠翠,竟亭然似铁。岁寒劲节,势舞凌空奇绝。久亲猿鹤,耐经霜雪。孰比孤标,蕴幽香、细粉

屑。淡黄舒萼,伴千年皓月。时闻紫笙,觉早晚惊涛落。清高不受,大夫之职。(归淑芬《传言玉女》)[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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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女词人罕有的手笔,代表了《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最可贵的突破与超越意义。她们以婉约词风写古今兴亡与豪情壮

志,保持词的秀美本色而不落于粗放,构筑出了阔大而别开生面的不俗词境与劲爽苍凉的品貌,曲中有直,柔中带刚,体现了自我

意识觉醒的先行者的不懈追求。 

三、结语 

明词中衰,女性词亦陷入亸萎,至明清易代方有复苏迹象。归淑芬等人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遍阅古籍,博采诸词,搜罗甚广,编

纂出了第一部由女性独立编选的闺秀词选集,不仅在因词存人、词籍校勘方面颇具价值,更反映了女性词创作的先导者们对于女

性历史的自觉思考与呈现。诚如归淑芬在序中所言:“分四序之名葩,合四代之名媛,可谓瑶华萃聚,炫若锦帔者耳。”[2]184《古今

名媛百花诗余》不仅是一部存录古今女词人咏花之作的瑰丽词选,也是一部镌刻着女子对崇高人格与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的心灵

之书。作为一部诞生在清朝初期的女性词选集,它对于促成清朝女性文学“万花为春”的局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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